
上 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出自《汉铙歌十八曲》

凶杀案的破案率很高，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罢了。罗丝丝对面

的男人说。

坐在罗丝丝对面的男人是警察，不喜欢穿制服的巡警。罗丝

丝看着这个男人，以一种几近痴迷的目光，以一种很容易让男人

产生一些想法的目光。事实上，今天，罗丝丝很渴望她的目光能

达到这种效果。

罗丝丝的眼睛是她脸部最漂亮的一部分。人家说眼睛是心灵

的窗子，罗丝丝就沾了这个窗子的光，因此，很多人都说她长得

靓而媚。

罗丝丝跟巡警陈克思认识有半年啦，现在是夏天，认识的时

候是冬天，是一个冬天的晚上。

认识有半年了，时间不算长，当然也不算短，作为男人和女

人来说，足够了。不是吗？罗丝丝心里这样想。

先说说那个被罗丝丝叫做神奇的晚上吧，因为，后来两个人

的关系发展得是够神奇的。

那个晚上，天飘着雪，还不到夜里九点，西部酒吧的特别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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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目还没出演，罗丝丝和女伴丽丽从卓展商场出来，心情很

好，她刚刚买了一件逸飞牌粉红色内衣，花掉了三百八十元。一

件不到二尺长的布头花掉三百八十元，对丽丽来说是高消费。丽

丽说：这太高消费啦。罗丝丝因此感觉很好，浑身热乎乎的，脑

袋也热乎乎的。走过西部酒吧时，罗丝丝的女伴丽丽随口说，我

听说西部酒吧很黄色呀，净是脱衣舞，脱，脱，脱，一直脱到一

丝不挂。

罗丝丝用力踏了一下脚下的雪，甩甩短发，说，别瞎扯了，

就这天，还脱衣舞？丽丽说，真的，不信，咱们进去看看。罗丝

丝说，看看就看看，有脱衣舞你请客，没有脱衣舞，我请客，怎

么样？然后，她们就走了进去。

其实，并不是所有都市里的女孩子都去酒吧泡日子，在此之

前，罗丝丝就从来没进过酒吧，她不能喝酒，一喝酒脸就通红，

身上就起小红点子。用罗丝丝自己的话说：我酒精过敏，神经亢

奋。

罗丝丝与丽丽刚刚找了个角落坐下来，眼睛还没有来得及好

好看看酒吧里各色暗淡的脸，几个流氓就恣事了。争吵之声起初

还在小范围听得到。罗丝丝对丽丽说，这哪里是黄色，这分明是

黑色。罗丝丝的女伴丽丽说：小点声儿，流氓与流氓之间打架，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罗丝丝的女伴丽丽现在自己经营一个儿童服

装专柜，生意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差，但是，世面见得自然比罗

丝丝多，罗丝丝就闭了嘴，跟丽丽做了个鬼脸。

争吵声突然间就爆发了，连个甚嚣尘上的过程都省略得一干

二净。有几个粗壮的中年老外向门边移动，手上的黄毛闪着金

光，罗丝丝眼睛注意着那些金光，没在意争吵来自何处。罗丝丝

把手里一杯大扎啤推给丽丽说：我可喝不了这么一大杯，吓着我

啦。接着，罗丝丝真的被吓着了。黑暗里，扎啤杯子如炮弹一样

直飞过来，砸向角落里的罗丝丝，罗丝丝的脑袋立时鲜血直流。

罗丝丝捂着流血的额角说：神奇！这也太绝版了吧？



大约三两分钟的时间，巡警就来了。高大的巡警三下两下把

几个流氓按倒在地，动作之迅速，简直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来形

容。因此，罗丝丝冲着那个巡警忙碌的背影惊叹：神奇！太绝版

了。

罗丝丝踏着雪跟巡警去做笔录。在巡警办公室，罗丝丝嚷着

跟丽丽说是黄色还是黑色，这个西部酒吧？巡警被逗笑了，说，

你还有心思讲颜色？先录一下笔录。

然后，就录笔录，然后，罗丝丝跟这个叫陈克思的巡警认识

了。

严格地说，罗丝丝与这个男人只是普通朋友，普通到什么程

度呢？起初只是偶尔在街上遇到说说话，后来就相约到酒吧来喝

喝酒，酒后，自己回自己家，这个男人都没有送过她。

罗丝丝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可心工作。如今可心的工作

不好找，更何况罗丝丝读的不是名牌大学，又是读语言文学系。

语言文学系，说穿了，在这个社会上没什么大用，基本上可有可

无，因此，罗丝丝就在城里游荡着，罗丝丝跟她的同学解释自己

的处境时说，我是城市游鱼，彩色的，姹紫嫣红的，绝版的，神

奇的。

罗丝丝常爱说两个词，表示非同一般，一个词是神奇，一个

词是绝版。这也是她读语言文学系四年之后，最突出的，最富有

创造性的文学语言了。

罗丝丝的父亲是生意人，家里并不缺钱，罗丝丝能考上大

学，就是给她老爸长脸了。所以，罗丝丝父亲跟罗丝丝说：你愿

意干什么都可以，我养得起，你的任务就是给我找一个好女婿。

罗丝丝跟她又矮又胖又黑的老爸说：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好啦，我

一定给你找一个绝版的。

不过，罗丝丝在这件事情上基本没有什么想法，也不想那么

早就找一个固定的男朋友，她还没玩够呢，结婚更是不知道哪辈

子的事，她想都没想过。凡是读过文学系的女孩子差不多都想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天成为作家，罗丝丝也不例外。她喜欢写诗，也写散文，都是

浪漫的，悬在天上的句子，因此，发表的并不多。不过，罗丝丝

总是喜欢写，希望有一天，一举成名。罗丝丝曾经的一个男友告

诉罗丝丝，功夫在文外，那个男友是在读文学博士，罗丝丝把这

位文学博士的名言留在了脑子里，却一脚把这个文学博士踹了。

罗丝丝总是找不到她心里的那个绝版而神奇的男人。

时间有的是，罗丝丝不急，因而，罗丝丝活得自由自在，甚

至还有点兴高采烈。谁让衣食无忧的感觉这样好呢！

罗丝丝跟巡警陈克思接着喝酒，陈克思眼睛盯在杯子上，好

像并没有注意罗丝丝灼灼的目光。罗丝丝挑起了一个话头，接着

讲述那个凶杀案的事。

罗丝丝说：我们学校不是有个东湖吗？就在那个湖的边上，

发现了一具女尸，是我们学校院里快乐餐厅的女老板。听说她跟

我们学校的后勤处长关系不一般。她老公扬言要把那个处长碎尸

万段，谁能想到，那个女老板死了，她老公和那个后勤处长还好

好活着呢。你说，能是谁杀了那个女老板？

陈克思说：这可不好说，没有抓到罪犯之前，任何人都是嫌

疑人。

罗丝丝扬起脸哈哈大笑，说：别瞎说了，那你看我也是？

陈克思说：说不定。

陈克思眼里藏着坚毅的光，在暗淡的酒吧才有的灯光之下，

在他那张黑棕色的脸上，那目光让罗丝丝心动不已。

罗丝丝突然说：你把我抓起来吧。然后，把一只白胖的小手

放进陈克思的手里。

当罗丝丝的手非常妥贴地放在陈克思的手里之后，罗丝丝明

媚地笑着问道：你为什么愿意跟我一起来喝酒？

陈克思说：你说呢？

罗丝丝探过身体，把脸贴到陈克思脸上，说：我不说。

就在这个时候，陈克思的手机响了。



陈克思脸色有些阴沉，他扔下罗丝丝的手，起身走到一边去

接电话。

陈克思的老婆柳小痣粗糙地大着嗓门对陈克思嚷道：老陈，

今晚上，你就别回家了。我妈又把那个老头子领来了，家里睡不

下。

那我上哪儿去？

随便，随便，你随便吧，你爱睡哪儿就睡哪儿吧，好啦，就

这样吧。

接着，陈克思听到了哗哗洗麻将牌的声音。

陈克思气愤地把手机关掉，再回到罗丝丝面前时，陈克思脸

上的眉眼更加阴沉。

罗丝丝依然明媚地笑着，好像任何事对她的情绪都没有影

响，快乐得没有道理。

陈克思真有一些羡慕罗丝丝。

罗丝丝自我解释道：千好万好，不如心情好。

陈克思他能心情好吗？不要说二十年当巡警不见有升迁的迹

象，就是他老婆柳小痣都让他的心情好不起来。

陈克思的晚上差不多都是在大街上走着的，他可以坐车巡

逻，可是，他不愿意，坐在车里，他觉得闷，心里闷，提不起精

神，不如在街上走。陈克思用脚丈量着他的管区，所以，每年，

他都能被评为先进。证书不少，但是，只是证书，没别的。有人

劝他，你没路子，就只能得个证书。铺垫得也够多了，换一句话

说，这叫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了，可是，这么多年了，这个东风就

是不来。陈克思心里很不平衡，他带出来的人都做了他的领导，

他怎么能平衡呢？在家里，他跟柳小痣谈起来，柳小痣跟听不见

一样。柳小痣关心一件事，那就是赚钱，柳小痣开诚不恭地对陈

克思说，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有钱就有一切的时代。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柳小痣在工作之余做过多种项目的

生意，她批发过水果，倒腾过香包，现在转收废品了。家里家



外，让柳小痣弄得不像个家，像废品仓库。更让陈克思不能忍受

的是，柳小痣的母亲还常常带人到他的家里来打麻将，有时还带

着一个老头儿来留宿。

房间小，住不下，家里来了人，柳小痣就让他自己找地方住

去。有时候，陈克思想，这日子过不过真他妈的没什么意思。

可是，日子还是往前走，只是走得没有一点颜色。

认识了罗丝丝，陈克思心情才偶有一些不一样。是怎样个不

一样呢？陈克思也不知道，反正，晚上能不能回家去住对于他来

说有些无所谓了。巡逻的时候或是下了班的路上，他心里都有一

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渴望，因为，说不定，罗丝丝就会从哪一处角

落里轻快地跳出来，一下子就站到他面前，脸上幸福地笑着，这

种极具感染力的笑能让他脸上肌肉松弛，脑子兴奋。

所以，陈克思偶尔愿意到这个酒吧来坐一坐，有时半个小

时，有时二三个小时；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和罗丝丝。

酒吧的老板陈克思认识，陈克思有时候自己来喝酒，酒吧的

老板就偷偷问：那个小丫头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做巡警的，管区里的地痞无赖认识，大款小款也认识。地痞

无赖见了陈克思躲着走；大款小款见了陈克思老远就迎上来。这

些有钱人时不时找陈克思喝喝酒套套近乎。有钱人活得自在，没

人管，自己是自己的领导，说话放得开，做事更放得开，每次找

陈克思喝酒都带个年轻漂亮的小姐，而且每次都是新面孔。混得

熟了，他们就说给陈克思找个小姐陪陪，陈克思不要，他们就说

陈克思眼界高，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一次，一个喝醉酒的大款

说陈克思：哥们装个屁，男人都一样，你们局谁谁谁不也找小

姐，怎么样啦，一点事没有。男人不采花那是身上的东西是豆腐

渣，不好使。

陈克思连着喝了两杯大扎啤，有些兴奋，他不再沉默寡言，

他甚至掏出了手枪给罗丝丝欣赏。他把手枪掂了掂，然后做了一

个警匪片里警察玩枪的动作。手枪在陈克思粗大的手指间被玩得



溜溜转，如玩魔术。陈克思收枪的时候，一不小心，手枪掉到了

地上，引得罗丝丝一声爆笑。

罗丝丝说你看看我的手艺，然后她从背包里拿出一只圆珠笔

来，她把圆珠笔在两个手指间玩得溜溜转。陈克思上学的时候还

没有时兴这样玩笔，所以，当然那只被罗丝丝玩得溜溜转的圆珠

笔到了陈克思的手里，一点也转不起来，很笨。罗丝丝看着那双

玩笔的大手又笑了起来。

陈克思说：我是玩枪的，玩了快二十年了。

罗丝丝说：你要一辈子玩下去吗？

陈克思说：那当然了，我喜欢枪。

罗丝丝说：绝版，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有男人味。

陈克思被罗丝丝表扬得又喝了二大杯扎啤，他晕了。

罗丝丝打了一辆出租车，把酒醉的陈克思弄到她老爸给她准

备结婚用的房子里去。

壁灯打开了，如酒吧里的灯，放着茶水一样的淡黄色的微

光。谁也不能否认环境的作用，陈克思一进了空无一人，还有着

粉红色窗帘的这间屋子后，他的神经都集中到了一个地方，他无

比兴奋。

陈克思醒了之后，慌忙从床上爬起来，慌忙穿衣服。穿裤子

时，腿怎么也伸不进裤腿里，在陈克思的生命里，他还从来没有

像现在这样手忙脚乱过。

陈克思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解

释。

罗丝丝笑盈盈地说：解释什么？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又没有

非你不嫁，两情相悦还是事吗？

陈克思出门时，罗丝丝倚着门说：我有一个大举措，绝版

的，神奇的。

陈克思头也不回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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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丝丝在她父亲生日这天跟她的父母说了一件大事。罗丝丝

站在她父亲面前，说，爸，我有一件事请示你老人家。罗丝丝的

老爸把手里的茶杯放到茶几上，眼睛盯着电视里的足球赛，随口

说：你能有什么大事，不就是要钱吗？说，多少？

罗丝丝倚着她老爸坐下来，笑着说：还真让你老人家给说着

了，你女儿我现在缺钱，一串大数字。

罗丝丝的母亲坐到沙发上，眼睛在罗丝丝的脸上扫来扫去。

罗丝丝跟她母亲说：老妈，我脸上有灰土啊？你扫什么扫。

罗丝丝的父亲拿出钱包。

罗丝丝说：钱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现在有男朋

友了，我准备时机成熟了，就结婚。

罗丝丝的二老立刻坐直了身子。罗丝丝忙解释道：你们别紧

张，他是一个好人，当警察的，是一个定会大有作为的好男人。

罗丝丝的父亲把手中的烟掐死到烟灰缸里，半天没说话。罗

丝丝的母亲说：一个当警察的，能有什么作为？我不同意。

罗丝丝的父亲问：你们相处多长时间啦？

罗丝丝不耐烦地说：说不上有多长时间，反正很长时间了。

见父母都沉着脸，罗丝丝站起身，她低声说：你们不同意，

那我就离家出走。你们要是不同意我离家出走，我现在就死在你

们面前。我告诉你们，我跟他早就住在一起了，我生是他的人，

死是他的鬼。说着，罗丝丝就从身后抓起吧台上的一把水果刀，

向自己的肚子比划了一下。

罗丝丝的父亲一把抢过水果刀，用力扔到地板上，水果刀亮

晶晶的在红枣木的地板上尽情跳舞。罗丝丝的父亲直腰骂道：你

疯了，他有什么好，值得你为他死。

从此，罗丝丝被软禁，在此期间，罗丝丝给陈克思写信，情

二



真意切，每一封信她都贴在她的房间里，直到罗丝丝的房间贴满

半墙飘飘飞动的稿纸，她父母想放弃了。

罗丝丝的父亲走进罗丝丝的房间作放弃前的最后努力，他看

着半墙壁的情书说：可惜，你把自己糟踏成这样，他连个电话都

没打呀。

罗丝丝想想说：好吧，我答应跟他分手，但是，我有一个条

件，你得找你的朋友想办法让他做官，他是做领袖的材料。

罗丝丝的父亲没有说话，他转身走出女儿房间，回到自己房

间闭门坐了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后，他把罗丝丝叫到客厅里，当

着罗丝丝的面给他的老朋友某局长打了一个电话。

罗丝丝的母亲对此很不满意。罗丝丝的父亲说：你懂几个问

题，以后有事用得着。罗丝丝的母亲说：还用得着他办？罗丝丝

的父亲说：要不我说你头脑简单呢，小事找小人物办，大事找大

人物办。

领导把陈克思叫到办公室时，正是九点，外面飘着雨，陈克

思是带着雨点进来的。领导说：有一个决定，先给你通一下气，

准备给你压担子啦。

压担子的意思谁都明白，就是提拔的代名词。陈克思激动得

脸有些紫红，想不到的事，太突然了。因此，他甚至有些紧张，

连声说谢谢。领导面无表情，说，别谢我，是你工作突出。接着

领导意味深长地看着陈克思的眼睛说，真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

能量啊。

陈克思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有什么能量啊？心想，有能量，

我至于混到现在才有今天吗？

陈克思就这样做了官，是副处级的干部。任命下来那天，陈

克思很高兴，他提前回家，本来想进门就把这个喜讯告诉妻子柳

小痣，但是，走到楼前，那个喜讯飞离了陈克思的脑袋。柳小痣

正在门外蓬头垢面地收拾废品，陈克思走过她身边时，她根本没

有注意到陈克思。陈克思站在柳小痣身后说：你还有完没完？我



早都不让你干这些事了，你还是干，你哪来的这个毛病？

柳小痣抬起头，油乎乎的汗脸上最突出的是眉心间的红痣。

当年这颗让陈克思动心的红痣，如今如一块无端飞落到柳小痣脸

上的干血点子，让陈克思不想多看一眼。柳小痣说：你皱什么眉

头？我不想有这个毛病，谁不想闲着什么也不干呢？算啦算啦，

我懒得跟你说。

吃过晚饭，陈克思还是忍不住，就把提升这件事说了出来。

柳小痣说：多大个事呀，副处，就是正处也没什么了不起。你知

道我单位的同志怎么说处级干部？人家管处级干部叫处级驴。

柳小痣破坏了陈克思所有的好情绪，从进家门开始，直到处

级驴这个词从柳小痣的嘴里吐出来。陈克思恨恨地说：那你想怎

么样？

柳小痣说什么怎么样？我没想怎么样啊！

两人再也无话，晚上，都躺到了床上，陈克思企图把胳膊放

到柳小痣的头下。柳小痣说：别碰我，都累了一天了，腰酸腿

疼，我现在就想睡觉。陈克思要发脾气，他没有理由不发脾气，

他都想不起来有多长时间没干床上的事啦。柳小痣施舍一般说：

好吧，好吧，就这一次。就起身脱内衣。

门房就在这时被钥匙弄得哗啦啦响，陈克思和柳小痣都怔在

那里。柳小痣一边往身上重新套内衣，一边哆嗦着说：谁呀，这

是谁呀？这么晚了，谁有咱们家的钥匙？

陈克思迅速跳到床下，一步冲进客厅。柳小痣的母亲推开房

先进来了，后面跟个红虾一样的胖老头。陈克思拧着浓眉冲着

卧室反问柳小痣：你说，是谁？

胖老头神情紧张地站在客厅中央，柳小痣母亲把胖老头拉到

沙发前说：坐下，坐下，坐下吧。我就不信，她还敢找到这里

来？

柳小痣的母亲对站在她面前的柳小痣说：去，去拿个西瓜出

来，上午我买的，就放在冰箱里。



么

接着她说：今晚我们就住客厅，你们去睡你们的，不用管我

们。

接下来发生的事，由不得陈克思和柳小痣不管啦。

柳小痣母亲的话音刚刚落下，陈克思刚刚回到卧室。楼道里

便传来一阵杂乱而沉重的脚步声，紧接着就是砸门声。柳小痣的

儿子陈拉拉穿着背心短裤从房间里跑出来，大叫：干什么，干什

还让不让人睡觉，明天我还有考试呢，砸什么砸！他嚷着，

一把拉开了门。

在一个白发老太太的带领之下，有三四个人一下子涌进来，

房门后，陈克思挂着的警服噗啦一声掉到了地板上，一些脚从警

服上踏过去，一直冲到柳小痣母亲面前。一个看上去是白发老太

太儿子的男人抓住柳小痣的母亲，吼道：你把我爸给骗哪儿去

了，今天你不把人交出来，我就要了你的老命。

屋子一片混乱，来人吵嚷着怒骂着闯进了所有房间，陈拉拉

跟闯进他房间的人动手打了起来，直到陈克思拔出手枪那些人才

罢手，才大骂着威胁着离开。

柳小痣的母亲始终站在床前不动，两只胳膊盘在胸前，是任

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样子。等到楼道里没有声音了，柳小痣母

亲这才弯腰下去，把胖老头从床底下拉出来。她对那老头说：你

别怕，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女婿是警察，我女婿有枪。毛主席都

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看，怎么样？他们不是被吓跑了嘛。

陈克思一转身摔上门走了，门后的挂历摇几摇掉了下来，正

好砸在柳小痣的头上。

柳小痣给陈克思打手机，她希望陈克思能回家。陈克思在马

路上停下来，一看是家里的电话马上把手机给关了。他此时的气

愤到了顶点，几乎是忍无可忍。自从结婚，柳小痣的母亲就成了

他的黑色星期五，在他的家里经常出现不说，还霸道地指手划

脚，什么事她都管，就连陈拉拉在班里座位排到了后面，她也去

找老师吵架。她还到处给人许愿说陈克思什么事都能办。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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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一个强奸嫌疑人的母亲找到陈克思，要给儿子改户口，以便

减轻处罚。陈克思说我办不了，这是违法的，再说我是巡警，管

不了户口的事。那个人说你家老太太说你就快升局长了，什么事

都能办。陈克思当着那个妇女的面打电话问柳小痣的母亲。柳小

痣的母亲在电话里大声说：我就那么一说，谁知道这个二百五就

当真呢，轰走她，一分钱不给还想办事。告诉她，不是不能办，

是不给她办。

柳小痣的母亲，自从老伴死了之后，就在自己家里呆不住

了，总想通过各种渠道找个老头儿，找到这个红虾般的老头儿已

经记不清是第多少个了。按理说，陈克思没有理由干预丈母娘找

老伴，但是，丈母娘总是把准老伴弄到他家里来住，他就受不了

啦。有时候，陈克思下班到了家，一看柳小痣的母亲不在，心里

就如开了一扇窗子，亮了许多，然而，接下来就是提心吊胆，那

就是柳小痣的母亲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推门进来了，后面会跟着

一个准老伴。特别是晚上他跟柳小痣睡觉时，总是安不下心，弄

得他常常半途而废，心烦气躁肚子疼。他跟柳小痣说能不能少让

你妈来几次？柳小痣立刻明确答复他，且说得头头是道还自命不

凡，这一点，像足了她的母亲。柳小痣一边卖力地忙着家务一边

说：不可能。我是我妈生的，没有我妈就没有我，容不下我妈就

是容不下我，你跟你的同志说说，不许我妈进家门对不对，量你

也说不出口。陈克思骂道：闭上你的臭嘴，惹不起，我躲得起，

这个家以后我就不回来啦。这样一说，柳小痣马上发软功，柳小

痣的软功就是放下手里的活儿哭天抹泪，而且，她还带上陈拉拉

一起向陈克思发难。陈拉拉是柳小痣最忠实的捍卫者，只要父母

一吵嘴，陈拉拉先是不说话，等他母亲一哭，他马上站到母亲一

边高声质问陈克思：你想干什么？你有本事到单位使去，别在家

里跟一个女人逞威风。



恤，紧身七分彩裤，彩裤上

大约是陈克思任职两个月以后，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太阳还

明亮地照着，天干热，陈克思坐在开着空调的办公室里感觉不到

外面的天热。他刚刚给下级开完会，他正为他的发言而满意。他

坚信自己的领导才能，他甚至想，明年或者是后年，他就会在领

导岗位上走得更远。政治生命给了陈克思许多乐趣，换一句话

说，政治生命正在陈克思的面前展开了一幅美丽的远景，由不得

他不兴奋。

没有人跟陈克思提过他是怎么坐到领导这个位子上的，上级

和下级对此都讳莫如深，陈克思被蒙在鼓里幸福着。

罗丝丝嘻笑着出现在陈克思的面前，她说：嗨！陈处长，你

不认识我啦？他们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陈克思现在很忙，又是

天天坐办公室，即使晚上不回家去住，他也不去酒吧消磨时间

了。

所以，陈克思一见了罗丝丝马上有点激动，他问：好长时间

没有你的消息，你跑哪儿去啦？那表情里有掩饰不住的亲切和关

注。

罗丝丝还是那样阳光一样地笑着，明亮的笑，照亮了陈克思

的眼睛和心灵。有那么一刻，陈克思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这

阳光女孩为什么会晚生二十年，如果不是，我一定和她在一起，

永世不分开。

罗丝丝穿了一件黑色短款坎袖

有大朵大朵向阳花竞相绽放，跟向阳花颜色一致的，是脚上的橙

色旅游鞋和斜背着的一只橙色布挎包。只要罗丝丝稍稍有一点动

作，便有一片细腻的白光在腰间闪烁，便有一片大胆的黄色在她

身上灿烂。

陈克思眼前的罗丝丝，时尚中带着不羁和挥洒不尽的青春。

三



罗丝丝见陈克思有一些愣神，便笑着说：你发什么愣啊，今

天，我来找你是有点小事。

陈克思说：说吧，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

罗丝丝说：你一个电话，保证解决问题。你手下的人把我老

爸的洗浴中心给封了，还要罚款，你给说说，款可以罚，少点；

洗浴中心可以封，少封几天。

陈克思说：好吧，我看看。

罗丝丝说：你还看什么呀，打个电话吧。罗丝丝说着伸出

手，把陈克思办公桌上的电话递到陈克思手上。

陈克思把电话放回去。罗丝丝开心地笑道：好吧，我等你消

息。

送罗丝丝出门时，陈克思在楼道里遇上了一个正办这个案子

的下属，就顺嘴问了几句洗浴中心的情况。第二天那个洗浴中心

就开张营业了，款也是象征性地罚了一小部分。为此，罗丝丝一

定要送给陈克思两万元表示感谢。

在陈克思的车里，陈克思又一次把钱推到罗丝丝的怀里说：

还用得着这样吗？说话时眼睛里的意思很复杂。

罗丝丝说：当然用得着了，我跟你的感情是感情的事。这不

是我的钱，是我老爸的，不要白不要，就当是你替我收了，没钱

了，我到你这里来拿。这样最好，免得我跟他要钱那么费事。

罗丝丝把信封塞到车座下，搂住陈克思的脖子撒娇道：想没

想我，我让你说出来，要不，我就不放手。

陈克思说：想，好了吧，别闹了，让人看见。

罗丝丝说：我会考虑你的公众形象的，我不会给你添麻烦

的，傻瓜。

陈克思想了想说：想去哪里？我送你。

罗丝丝说：现在，我想出去吃饭，我们找个地方共进晚餐，

怎么样？你说话呀。你的话，就是我的命令啊。罗丝丝说最后一

句话时，夸张地作出崇拜的样子。



陈克思马上就想到了那个晚上，心中无端地涌起一股热流，

他把手放到罗丝丝的头上，亲切地抚摸了一下，他说：就做我的

妹妹吧，这样，也许对你更好。

罗丝丝说：好吧，我下车。但是，罗丝丝没有下车，她只是

说说。她倚在陈克思的怀里，自语道：我多想这条路没有尽头，

一直一直走下去，直到你和我一起变老。

陈克思说：好吧，我们一起去吃饭，我请客。

罗丝丝说：我改主意了，咱们回家吃饭去，我给你露两手。

陈克思从罗丝丝的房里出来时，是傍晚了，灰色的天空似乎

往下沉着，雨的重量都挤在那一片灰色里。陈克思又一次觉得自

己犯了一次错误，并且，心情沉重地想，这样的错误，以后不能

重复了。陈克思回头去看富豪家居五楼的窗子，罗丝丝正伸出头

来向他挥手。

一周后的一个傍晚，罗丝丝一个电话让陈克思又迈进了罗丝

丝的房子。

吃饭时，罗丝丝突然说：我都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还不离

婚？你难道让我这样等你一辈子不成？

陈克思说：最初你不是说过⋯⋯

罗丝丝马上接着说：说过什么？开玩笑吧你？都到了这种程

度，我说过什么都不算数啦。我想好啦，你不跟你老婆谈，我去

谈，我把发生的事都告诉她，看她还不离婚？

陈克思说：你什么意思？

罗丝丝马上微笑着搂住陈克思的脖子，请陈克思原谅她。

这次，陈克思真的想悬崖勒马了，他觉得脚下的路越来越不

那么踏实了。

此后，陈克思淡着罗丝丝，拿各种理由推着不跟罗丝丝见

面。

罗丝丝的电话经常打进陈克思的手机。有时，在下班的路

上，罗丝丝还会一下子就跳到陈克思的面前，有一些像不期而遇



四

的样子。每当这时，陈克思的所有决心立刻土崩瓦解，心尖上漫

过温柔，那是一种懈怠了所有坚硬的温柔。

人的生命中总是会被一些预感所困扰，不管是真是假，都当

真。柳小痣一身大汗从梦中惊醒，她把刚刚做过的梦睁着眼睛又

重温了一遍，她确信这个有色彩的梦是暗示，是预感，接着，她

被自己的认定吓坏了。

有了这种想法垫底，柳小痣问陈克思话时，语调强硬，脸色

严肃，就像上足了档又失控了的跑车，意思不明地横冲直闯。

她在深夜里推了陈克思一把，她语意不明地说：我知道了，

这次，我可是知道了，你说，她到底是谁？陈克思翻身背过脸去

说：半夜三更，你神经病是不是？柳小痣腾地坐起身说，你怎么

越来越不愿意回家啦？陈克思彻底醒了，就没好气地说：这哪里

是我的家？这是你的家，你的娘家。柳小痣说：这不是理由，原

来我妈也常来，你不是也回家？陈克思说：那你想听什么，你不

是就是想听我说我在外面有人啦？有，你满意了吧？柳小痣道：

你承认了我还不信了，谁跟你呀？要钱没钱，要势没势，哪有那

么贱的女人。陈克思立刻顶了柳小痣一句：你愿意信不信。

早上吃早餐时，柳小痣又说：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都是

为了这个家。陈克思低头吃饭不搭话。

柳小痣舍不得花钱打扮自己，化妆品只是起个润肤作用，衣

服也只是起个遮羞作用。在陈克思看来，柳小痣是愿意把自己弄

成灾难深重的样子。陈拉拉接过他母亲的话说：我妈就知道给家

里挣钱，一点也舍不得花，她给自己买东西有两大特点：一是直

奔减价柜台，一是直奔中老年柜台。柳小痣说：都快是老太婆

了，穿什么都一样，我穿得再好给谁看呢？我要攒钱给儿子出国



岁的陈

留学用呢。陈克思脸上没有表情，准确地说，还有一些反感的反

应。他特别讨厌柳小痣在他面前拉拢儿子感情。有一次，儿子跟

同学打了架，陈克思批评了陈拉拉几句，陈拉拉瞪着眼睛跟陈克

思顶嘴，陈克思就随手抓起拖鞋去打陈拉拉，柳小痣马上冲上去

跟陈克思大喊大叫，还跟陈克思拉拉扯扯。结果是柳小痣、陈拉

拉母子相对陈克思，陈克思只有调头摔门而去的份了。类似的事

常常发生，今天也不例外。陈拉拉眼睛盯着陈克思的脸，见陈克

思面无表情，三口两口吃了碗里的饭，起身离开，但是，眼睛却

是直截了当的愤怒。

晚上柳小痣做了一个梦，她梦见陈克思怀里抱着一个女人。

类似内容的梦，柳小痣不是做过一次了，但是，这一次很不一

样，她清楚地在梦里看见了颜色，陈克思怀里的女人穿着粉红色

的睡衣。她记得谁说过，有颜色的梦最准。

柳小痣见陈克思面无表情就又问道：你说句实话，你是不是

外面真有了女人。陈克思正穿外衣，他说：问你妈去。

柳小痣在陈克思走出房门后提高嗓门骂了一句：放屁，滚远

点，没你我也一样活得好好的。

话虽然这样说，但是，柳小痣心里堵得喘不过气，她进陈拉

拉的房间跟儿子诉苦，语言颠三倒四，说来说去，由最初的怀疑

变成了肯定。问陈拉拉，你爸爸外面有了女人我们应该怎么办？

陈拉拉恨恨地截住他母亲的罗嗦，说：他敢？他敢？

拉拉以一个男子汉的姿态挺胸昂头，他站直了身子向他母亲保

证：他敢，我就杀了那个女的。

当天晚上陈克思没有回家，陈拉拉给陈克思打电话，陈克思

跟陈拉拉说他要到昆明出差，十天半月回不来。

柳小痣听了陈拉拉的汇报就给陈克思的领导打电话问情况，

陈克思的领导说：是，派他到昆明去开会。

柳小痣这才放了心。

但是，柳小痣知道，她要想彻底放心，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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